
有意發展沙螺洞
的發展商最近宣布撤
銷申請，取消原來在
這裡興建低密度住宅
區的計劃。這算是好
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行山人士大多數都認識沙螺洞，因
為有條山徑路過，接近大埔和粉嶺，沒
有太多高低上落的山路，比較易走，老
幼皆宜，很受全家老少出動的行山者歡
迎。

沙螺洞在八仙嶺山腳，從大埔工業
邨旁的鳳園上山可達，往教育學院的公路，
亦有車路到達村口；另外從粉嶺流水響水塘
旁邊，也有山徑可達。沙螺洞雖屬高地，地
勢卻相對平坦，有小溪流過，水源充足。村
內還可看見不少荒置無人居住的破落村屋，以及棄
耕後長滿野草的農田。可以想像，這裡昔日是人丁
興旺，莊稼處處，自成一體的農村。查新界歷史的
圖書，原來這裡曾是貫通新界東的古道，沙田和大
埔農民往沙頭角墟市，可從鳳園起步，經流水響、
馬尾下去沙頭角。

村裡還住着幾個老人家，年青一代或去了英國
開餐館，或遷到香港市區居住。除了行山人士之外
，前幾年這裡最多非法入境者路過，匿居躲藏。

曾經有發展商計劃在沙螺洞建高爾夫球場，因
為環保人士反對，說會影響區內近年繁殖的稀有品
種蝴蝶，計劃最後無疾而終。今次則是有發展商提
出興建低密度住宅，現亦知難而退。

因為上次在這家酒樓大家吃得滿
意，所以這次聚會之後我們又光顧它
。昨天預定了一個冬瓜盅，咦，為什
麼會不夠熱？瓜裡的材料又不夠多！
牛肉炒芥蘭來了，同樣冷冷的，沒有
一點鑊氣。牛肉和芥蘭各顧各，好像

不曾混合在一起炒過。
大家皺着眉頭夾一箸嘗嘗，好幾個同時搖頭。
一個說： 「我也比他炒得好！」
一個說： 「像是小村落路邊檔的水平。」
一個說： 「定是換了大廚。」
有人記起來說： 「我見過他聘請大廚的廣告。」
大家沒法確定這是新大廚還是替工的表現。結帳離開

時見門前有大疊酒樓卡片，印刷十分精美，我正想拿一張
時，妻對我說： 「還會再來嗎？」真的，我也不知道，至
少有一段日子不會。

酒樓換了大廚，瞞不了人，如果換的是低手，樓面不
論如何熱情招呼也沒用，生意很快就受影響。

雜誌換了主編，長篇電視劇換了導演，孩子換了中文
科老師，花園換了花王，樂團換了指揮，公司換了主管，
都是很快就會被人發覺的事。

因此一個人行不行，不是由他自己說。無數的考官等
着他。

卸下學院的教學，今年的夏天
，已沒課可兼，最低時薪連一個小
時也沒有，像我這個靠日薪為生的
退休客，今次，確然是個悠長的夏
天、悠長的假期了。友人是怕我寂
寞，忽然發起個中山旅行團，吃吃
吃，要我吃死然後回來。這一刻開

始，難免想想想，想個不休，執拾教學筆記時，竟然邊
拾邊讀，坐在辦公室由朝到暮，直到喉間酒意泛起時，
才爬起身來，告訴自己，是該到酒吧灌酒的時候了。

舊文件中有好友麥記的一個白信封，內附為我剪存
的一些報上文章，並附上他的舊作一篇，上綴一句：還
記得你曾寫過兩篇 「揶揄」傑青選舉的文章嗎？那舊作
自然是朋友獲選傑青的感言，且對我的 「揶揄」有所回
應。讀起這句話，心中不無慚愧，那些日子，總在 「揶
揄」人，連好朋友也不能例外──照舊 「揶揄」一番！
當時揶揄的觀點是：工作是受薪、出糧，什麼服務社群
？誰的 「打工」不是在服務社群？

想來朋友對我， 「好」到加零一，我此生此世絕難
回報，但不回報猶可，何以竟有這麼多的 「揶揄」送出
？少年孟浪，到此刻，才叫做真正的明白過來，我發誓
，今後再不揶揄朋友、妻子、兒女、親人、學生了。我
要揶揄和棒打的人，只有一種：就是敵人、惡人！立此
存照，朋友，是要來愛護的，我終於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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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日
，
在
廣
州
的
老
母
親
收

到
一
個
電
話
，
是
曾
在
家
裡
當
家

庭
工
的
阿
蘭
打
來
的
。
電
話
那
頭

阿
蘭
對
母
親
說
：
我
是
向
您
告
別

的
。

她
得
了
肺
癌
。
剛
開
始
是
腰

疼
，
送
到
醫
院
證
實
是
肺
癌
末
期

。
醫
生
宣
布
了
三
個
月
的
活
期
，

藥
物
只
是
減
輕
痛
苦
。
住
院
費
每

天
兩
千
，
家
裡
只
能
維
持
十
天
，

所
以
她
想
回
鄉
下
。
走
前
向
老
主

僱
們
一
一
告
別
。

阿
蘭
是
湖
北
荊
門
人
，
在
家

時
務
過
農
，
丈
夫
當
過
小
鎮
幹
部

，
後
下
海
開
小
店
幫
人
洗
車
子
，

終
維
持
不
下
去
，
夫
妻
倆
便
和
許

多
農
民
工
一
樣
南
下
打
工
。
丈
夫

在
東
莞
，
她
先
在
深
圳
四
妹
家
做

工
，
後
來
才
到
廣
州
我
母
親
家
。

女
兒
帶
在
身
邊
，
兒
子
則
託
給
孩

子
姑
姑
照
看
上
學
。
後
來
兒
子
反

叛
，
夫
妻
便
把
他
帶
到
東
莞
檢
紙
皮
破
爛
兒
。

阿
蘭
也
到
東
莞
給
廠
家
做
飯
。
後
來
一
家
子
在

廣
州
黃
埔
安
定
下
來
，
女
兒
嫁
人
生
孩
子
了
，

丈
夫
和
兒
子
上
班
，
阿
蘭
操
持
家
務
，
開
始
了

一
家
人
團
聚
的
安
定
的
生
活
。
不
幸
卻
在
最
幸

福
的
時
刻
降
臨
。

四
妹
去
醫
院
看
過
她
，
上
網
找
了
南
方
醫

院
的
信
息
讓
她
家
去
試
試
。
南
方
醫
院
聽
了
病

情
後
就
說
病
人
不
用
送
來
了
，
又
一
次
宣
布
了

病
情
不
治
。
老
家
有
些
土
中
醫
據
說
治
好
過
癌

症
，
阿
蘭
一
家
人
計
劃
返
鄉
。
前
兩
天
四
妹
收

到
她
女
兒
的
電
話
，
說
阿
蘭
回
去
吃
中
藥
後
病

情
時
好
時
壞
。

我
們
只
能
祝
福
她
。

我
能
做
的
就
是
用
文
字
記

下
一
個
普
通
農
民
工
的
故

事
。
阿
蘭
年
輕
時
是
個
長

得
有
點
兒
像
美
麗
的
維
族

姑
娘
，
愛
笑
，
脾
氣
好
，

心
眼
也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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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地
的
各
個
住
宅
區
都
有
跳

蚤
市
場
。
我
們
這
區
的
跳
蚤
市
場

，
設
在
附
近
的
小
學
操
場
，
從
我

家
住
處
走
過
去
只
需
兩
分
鐘
。
每

年
五
月
中
開
始
，
星
期
天
早
九
晚

五
地
舉
辦
一
天
，
我
常
去
逛
逛
。

各
種
攤
販
雲
集
，
賣
舊
衣
服
的
最

多
，
生
意
也
最
好
。
我
通
常
逗
留

在
書
攤
，
或
者
首
飾
攤
子
前
。
唯

一
讓
我
解
囊
的
是
書
，
而
且
多
半

是
偵
探
小
說
。
耳
環
、
項
鏈
、
手

鐲
我
倒
是
愛
看
，
但
是
從
未
買

過
。

跳
蚤
市
場
，
聽
起
來
令
人
全

身
發
癢
。
據
說
很
多
年
前
，
法
國

設
立
賣
舊
貨
的
市
場
，
由
於
物
品

不
乾
淨
，
經
常
出
現
跳
蚤
，
於
是
得
了
這
個
不

太
光
彩
的
名
字
。
逛
跳
蚤
市
場
，
我
常
會
想
起

神
偷
鼓
上
蚤
時
遷
。
大
概
是
由
﹁蚤
﹂
字
而
引

起
的
聯
想
吧
。
至
今
我
倒
還
沒
碰
到
他
的
同

行
。

晴
美
邀
阿
蘭
和
我
也
去
登
記
租
個
攤
子
賣

舊
衣
，
我
覺
得
是
個
好
主
意
，
衣
橱
衣
櫃
裡
都

有
許
多
不
穿
的
衣
服
，
賣
掉
可
以
騰
出
空
間
。

有
了
這
份
心
事
，
上
個
星
期
天
我
特
地
去
觀
察

舊
衣
攤
。
真
是
不
看
不
知
道
，
一
看
嚇
一
跳
。

那
些
攤
子
上
的
舊
衣
物
都
舊
到
令
我
難
以
置
信

。
看
來
，
我
們
開
張
準
定
大
吉
。

住
在
日
內
瓦
時
，
兒
子
的
小
學
每
星
期
也

舉
辦
一
次
跳
蚤
市
場
。
規
格
很
嚴
，
拿
去
賣
的

小
孩
衣
服
、
玩
具
，
一
律

要
求
清
潔
完
好
。
價
格
都

極
低
，
等
於
交
換
。

富
有
的
瑞
士
人
，
很

實
際
，
不
該
浪
費
處
，
決

不
浪
費
，
非
常
可
愛
。

旅行有很多方式，流浪
式的長途旅行，能深入異地
，體驗一地文化風土，固然
是好；但人在旅途太久，容
易感官麻木，出現審美疲勞
。在埃及希臘遊歷，古文明
遺址如樂蜀神廟、金字塔，

乃是公元前二千多年的遺物，隨隨便便也是四
千年前的東西。試想想：中國三千年前的商周
時代，留下一個鼎，已是難得珍寶，中國古建
築以木為主，歷經戰火，風雨侵襲，自然不能
長久，難以同古希臘埃及文明石頭建築比較。

不過，舊東西看得多，再看二千多年前的
神廟，會覺得 「噢，很新！」土耳其鄂圖曼帝
國的遺跡， 「噢，只是千多年！」容易感到不
是多了不起的一回事。但回頭想想，中國的古
跡，有哪一個能保持千多二千年，沒有重建過

？大概只有埋在地下的墳墓，如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到的國家太多，也容易令人迷失於舟車勞頓之間，觸

覺漸鈍。每國每族，自有其歷史文化與民族性格，那些以
「十天遊八國」作招徠的旅行團，只適合那些愛拍 「到此

一遊」照的朋友，旅程結束，連國家的名字也記不起來；
流浪一年的長途旅行，如心理質素欠佳，亦容易出現審美
疲勞，讓眼前景物白白流過。最理想的旅行方式，乃以兩
三星期，獨遊一國，既不會身心疲累，又能深入體驗，當
然，這奢侈的遊歷方式，未必人人能夠負擔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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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
似
一
部
犯
罪
心
理
電
影
，
一
個
廿
九
歲
婦
人
為

詐
領
保
險
金
，
先
後
殺
害
生
母
、
丈
夫
及
婆
婆
，
被
台

灣
南
投
地
院
判
處
死
刑
。
法
庭
的
判
決
書
用
了
八
個
字

來
形
容
：
逆
倫
弒
親
，
反
綱
滅
情
。

社
會
新
聞
中
，
逆
倫
弒
親
的
案
件
並
不
罕
見
，
但

大
多
是
吵
架
時
一
時
氣
憤
，
鑄
成
大
錯
。
這
個
兇
手
卻

是
在
短
短
八
個
月
內
，
有
計
劃
地
接
連
殺
害
至
親
。
三

年
前
為
母
親
買
保
險
，
然
後
回
台
南
市
老
家
，
將
母
親

推
下
樓
摔
死
，
布
置
成
意
外
墜
樓
，
領
到
五
百
萬
元
理

賠
金
，
半
年
就
花
光
。
再
找
家
婆
下
手
，
把
抗
憂
鬱
藥

和
安
眠
藥
加
入
防
腐
劑
，
以
針
筒
注
射
進
點
滴
瓶
，
將

她
毒
殺
。
一
個
月
後
，
趁
丈
夫
到
醫
院
掛

急
診
，
在
點
滴
袋
裡
注
射
工
業
酒
精
，
急

救
不
治
。
丈
夫
為
何
會
看
急
症
？
因
她
在

三
星
期
內
對
丈
夫
連
毒
殺
三
次
，
目
的
要

他
非
死
不
可
。
那
麼
狠
，
只
是
為
錢
。
她

簽
賭
六
合
彩
，
欠
下
大
筆
賭
債
，
在
這
大

前
提
下
，
殺
害
親
人
領
保
險
賠
金
是
最
不

被
懷
疑
的
快
捷
方
便
之
法
。

不
是
一
時
衝
動
，
而
是
深
思
熟
慮
冷

血
下
手
。
尤
其
推
生
母
下
樓
，
怎
下
得
了

手
？
而
且
犯
人
一
直
毫
無
悔
意
。
直
到
死

刑
宣
判
，
還
是
面
無
表
情
。

再
冷
血
，
人
性
也
不
至
如
此
。
我
看

這
背
後
有
鬼
。
最
近
看
了
一
篇
鬼
上
身
的

實
錄
。
台
灣
遍
地
假
神
真
鬼
，
躲
在
偶
像

後
面
，
你
愈
去
拜
它
，
就
愈
容
易
上
身
。

一
個
二
十
多
歲
的
青
年
，
被
鬼
慫
恿
，
無

端
端
自
殺
，
把
一
瓶
廁
所
用
的
通
渠
劑
喝

下
肚
，
真
個
是
腸
穿
肚
爛
，
食
道
和
胃
都

燒
壞
了
，
做
了
幾
次
大
手
術
，
才
撿
回
一
條
小
命
。
他

說
當
時
腦
子
一
片
混
沌
，
只
是
一
個
愈
來
愈
強
烈
的
聲

音
，
叫
他
去
死
，
事
情
就
一
了
百
了
。
喝
下
去
後
，
聲

音
就
嘲
笑
他
：
那
麼
容
易
受
騙
，
該
死
吧
！
那
篇
實
錄

，
看
得
人
起
雞
皮
疙
瘩
。

這
樣
說
，
並
不
是
為
那
婦
人
開

脫
，
法
律
斷
不
能
以
怪
力
亂
神
來
開

脫
，
但
總
能
以
精
神
錯
亂
開
脫
。
其

實
兩
者
分
別
不
大
，
只
是
精
神
科
醫

師
打
着
科
學
旗
號
而
已
，
有
很
多
個

案
，
他
們
也
無
法
解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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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非
堅堅強

黃子程
不不再揶揄

姍 而
阿阿蘭的最後問候

關

平

沙沙
螺
洞

遇
到
不
能
解
決
的
事
情
，
最
要
緊
的
是
心

理
要
堅
強
。

是
的
，
說
起
來
容
易
，
做
起
來
很
難
。
誰

都
知
道
要
堅
強
，
不
能
軟
弱
，
但
是
不
是
每
個

人
能
夠
做
到
，
也
不
是
時
時
刻
刻
都
可
以
做
到

。
可
是
，
遇
到
難
題
，
不
能
解
決
，
除
了
自
己

開
解
自
己
，
自
己
勉
勵
自
己
，
還
能
夠
怎
麼
辦

？
所
謂
不
可
解
決
的
難
題
，
當
然
不
是
一
般
的

困
難
。
絕
對
不
是
金
錢
問
題
，
因
為
金
錢
可
以

解
決
的
問
題
，
就
不
是
問
題
了
。
金
錢
不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
就
真
是
難
題
。
好
比

健
康
問
題
，
好
比
感
情
問
題
，
好

比
家
庭
問
題
，
這
都
是
金
錢
不
可

解
決
的
。

健
康
出
了
大
毛
病
，
丈
夫
有

了
外
遇
，
家
庭
有
大
的
糾
紛
，
這

樣
的
問
題
，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會
遇

到
，
但
是
，
出
現
在
人
生
道
路
上

，
老
實
說
也
並
非
罕
見
。

遇
到
這
樣
的
難
題
，
難
道
不

活
了
？
當
然
不
可
。
但
是
如
何
活

下
去
，
活
得
好
好
的
，
那
就
要
靠

心
理
堅
強
了
。
用
堅
強
來
支
撐
自

己
。

選
擇
不
活
下
去
，
就
此
了
斷

自
己
，
可
能
是
最
舒
服
的
，
因
為
不
用
掙
扎
，

不
必
受
苦
。
這
是
弱
者
的
選
擇
。
但
是
有
沒
有

想
到
，
你
自
己
有
自
己
的
生
命
，
因
為
生
命
是

自
己
的
，
不
是
依
附
他
人
的
，
你
有
自
己
的
那

份
責
任
，
你
還
得
對
得
起
自
己
，
還
要
負
起
自

己
那
份
責
任
。

你
或
許
覺
得
自
己
的

遭
遇
很
慘
，
無
法
忍
受
，

其
實
可
以
看
看
別
人
，
看

看
那
些
比
自
己
更
加
悲
慘

的
人
，
還
不
是
都
得
咬
緊

牙
根
，
好
好
活
下
去
？


